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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
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全集

西征记
野葫芦引第三卷

宗瑛著

本书荣获第六届茅盾文学奖

人民文学出版社





序     曲

【风雷引】百年耻，多少和约羞成。烽火连迭，无夜无

明。小命儿似飞蓬，报国心遏云行。不见那长城内外

金甲逼，早听得卢沟桥上炮声隆!

【泪洒方壶】多少人血泪飞，向黄泉红雨凝。飘零! 多

少人离乡背井。枪 口上挂头颅，刀丛里争性命。就死

辞生! 一腔浩气吁苍 穹。说什 么抛 了文书，洒 了香

墨，别了琴馆，碎了玉筝。珠泪倾! 又何叹点点流萤?

【春城会】到此暂驻文旌，痛残山剩水好叮咛。逃不完

急煎煎警报红灯，嚼不烂软塌塌苦菜蔓菁，咽不下弯

曲曲米虫是荤腥。却不误山茶童子面，腊梅髯翁情。

一灯如豆寒窗暖，众说似潮壁报兴。见一代学人志

士，青史彪名。东流水浩荡绕山去，岂止是断肠声!



【招魂云匾】纷争里渐现奇形。前线是好 男儿尸骨纸

样轻 ，后方是不义钱 财积 山峰 ；画堂里蟹螯菊朵来云

外 ，村野间水旱饥荒抓壮 丁 ! 强敌压境 失边城 ! 五彩

笔换 了回 El戈，壮也 书生 ! 把 招魂 两字写天庭 。孤魂

万里，怎破得瘴疠雾浓。摧心肝舍 了青春景，明月芦

花无影踪 。莽天涯何 处是 归程 ?

【归梦残】八年寒暑，夜夜归梦难成。蓦地里一声归

去 ，心惊 ! 怎忍见 旧时 园亭。把 河 山还我 ，光灿灿拖

云霞，气昂昂傲 日星。却 不料伯 劳飞燕各 西 东，又添

了刻骨相 思痛。斩不断，理不清，解不开，磨 不平，恨

今生 ! 又几经水深火热 ，绕数番 陷人 深井。奈何桥上

积冤孽 ，一件件等 ，一搭搭迎。

【望太平】看红El东升。实指望春暖晴空，乐融融。又

怎知是真 是幻 是辱 是荣 是热 是冷 是吉 是凶?

难收纵，自品评——且不说 葫芦里迷踪，原都是梦里

阴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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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要 人 物

孟樾(弗之)    明仑大学历史系教授

吕碧初  孟樾妻

嵋(孟灵己)    孟樾次女、明仑大学学生、远征军医院工作人员

合子(孟合己，乳名小娃)    孟樾子、中学生

峨(孟离己)    孟樾长女、点苍山植物站工作人员

澹台玮    碧初外甥、明仑大学学生、远征军翻译官

澹台弦(弦子)    澹台玮姊

吕绛初    碧初二姊，珐、玮母

严颖书    碧初外甥、远征军军官

李之薇    明仑大学学生、远征军医院工作人员

冷若安    明仑大学学生、远征军翻译官

江防(春晔)    明仑大学中文系教授

萧激(子蔚)    明仑大学生物系教授

庄无因    嵋好友、明仑大学学生

殷大士  澹台玮女友

谢 夫    美军上尉    、

布林顿    美军少校

高明全    远征军师长

彭田立    游击队队长

丁  昭    远征军 医生

哈察明    远征军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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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大富

老  战

严亮祖

吕素初

荷 珠

严慧书

吕香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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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征军医院院长

民夫

职业军人

碧初大姊、亮祖妻、慧书母

亮祖妾、颖书母

亮祖女

吕家远亲



第  一  章

    昆明下着雪，雪花勇敢地直落到地上。红土地、灰校舍和那

不落叶的树木，都蒙上了一层白色。天阴沉沉的，可是雪白得发

亮 ，一切都似乎笼罩在淡淡的光里。这在昆明是很少见的。学

校的大门镇静地站着，不管两侧墙壁上贴着多么令人震动的标

语、墙报，它都无动于衷，又像是胸有成竹。几个学生从校门走

出，不顾雪花飘扬，停下来看着墙上，雪光随着他们聚在这里。

各样的标语壁报，或只是几句话，有的刚贴上去，有的已经掉了

一半，带着厚厚糨糊的纸张被冷风吹得飒飒地响，好像在喊叫。

  “这是你的战争 ! T his is your w ar!”

  这条标语最是触 目惊心。是的，战争已经不是报纸上、广播

里的消息，也不是头顶上的轰炸。它已经近在咫尺，就在你身

边，在你床侧。敌人，荷枪实弹的敌人正在向你瞄准。

    “这是你的战争 ! T his is your w ar!”标语下面有一张漫画，

画中有一个全副武装的年轻人正在查看手中的枪。

    几个同学在漫画前站了一会儿。有人很兴奋，有人在沉思。

他们走开了，在雪地上留下杂乱的脚印。又有几个人走过来了，

大声议论着滇西战场的情况。一个说：“那是什么战场，根本没

有场 ，全是原始森林。”另一个说 ：“不但要打 日本鬼子 ，还要打毒

蛇猛兽 。”

    7



    大路两旁的吃食摊子仍然飘散着米粥、面饼、醪糟的香味，

可是却没有了平常的热闹气氛。人们匆忙地来去，显得有些紧

张。

    前几天，学校举行了征调大会，也是一次动员大会，秦校长

在会上宣布了教育部征调四年级男生入伍的决定。因为盟军提

供了大批新式武器和作战人员，他们和中国军队言语不通，急需

翻译。这正是大学生的光荣职责，其他年级的学生也可以志愿

参加。孟弗之、萧子蔚、江防等先生都在会上讲了话，要求大家

共赴国难。这些天，共赴国难已形成一种气氛。同学们都感到

国家需要我 ，胜利需要我。

    孟弗之挎着他的蓝花布挎包从校门走出，他刚上完课。无

论时局怎么紧张，教学必须坚持到最后一刻。他身边有几个同

学问他怎样看这次征调。弗之指一指墙上的标语说道：“我认为

这次征调是完全必要的。我在会上已经讲了，我们的老百姓以

血肉之躯，前赴后继，艰苦抗战，可以说已经到了最后关头。现

在盟军送来了新式武器，需要人去教我们的士兵使用。这是实

实在在的工作，不光是热情和空话。”又有人问：“那天大会讲了，

还需要志愿者。做志愿者有条件吗?”弗之微笑答道：“首先是爱

国热情。英语也要有一定水平，我想一个大学生的英语水平足

够对付了。”他看着周围的年轻人。谁将是志愿者? 他不知道。

可是他知道那些挺直的身躯里跳动着年轻的火热的心。墙边还

有学生和教师三三五五在讲话，弗之沿着红土道往北门走，回腊

梅林去，免得穿过凤翥街一带闹市。他回头看了一眼那醒 目的

标语，“T his is your w ar!”转身拉一拉挎包，这挎包似乎比平 Et

沉重得多 。

    弗之走了一段路，迎面走来几个学生，恭敬地鞠躬。弗之不

认得。一个学生走近来说：“孟先生，我们是工学院的，从拓东路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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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我们是三年级，自问英语也可以对付了，愿意参加翻译工

作。听说是要考试?”弗之说：“是的。其实就是参加训练班，能

胜任的先走 ，差一点儿的提高一下。”还想说几句嘉奖的话，却觉

得话语都很一般，只亲切地看着那几张年轻的、还有几分稚气的

脸庞，乱蓬蓬的黑发上撒着雪花，雪水沿着鬓角流下来，便递过

一块叠得方整的手帕。一个学生接过，擦了雪水，又递给另一

个 ，还给弗之时已是一块湿布了。

    雪越下越大了。弗之把那块湿布顶在头上，不顾脚下泥泞，

加快了脚步。这时，后面有一个年轻人快步跟上来，绕到弗之前

面，迎面唤了一声 ：“孟先生。”弗之认得这人 ，是 中文系学生 ，似

乎姓蒋。他小有才名，文章写得不错，能诗能酒，能书能画。“孟

先生。”那学生嗫嚅着又唤了一声。弗之站住，温和地问：“有什

么事?”蒋姓学生口齿不清地答说：“现在四年级学生全部征调做

翻译，我……我……”弗之猜道：“你是四年级?”那人忙道：“是，

正是。不知征调有没有例外?”“什么例外?”“我的英文不好，不

能胜任翻译。并且我还有很多创作计划……”“无一例外。”弗之

冷冷地说 ，并不看他 ，大步走了。

    蒋姓学生站在红土道旁，看着弗之的背影，忽然大声说：“你

们先生们 自己不去 ，让别人的子弟去送死 !”

    弗之站住了，一股怒气在胸中涨开，他回头看那学生。学生

上前一步：“只说孟先生是最识才的，叫人失望。”弗之转身，尽量

平静地说：“你，你无论怎样多才，做人的道理都是一样的，不能

打折扣 ，一切照学校规定办。”

    弗之慢慢走，自觉脚步沉重。这些天，投笔从戎的呼声很

高，多数人义无返顾，可也有各种言论反对征调，说是给国民党

做炮灰。像这样赤裸地说自己不愿去，还是第一次见。“真难!”

弗之叹了一 口气。走到城门外，正遇见江防从门里出来，倒是打

    3



着一把伞。两人都站住了，江防把伞举过来一些，先开口道：“这

次征调学生实在是万不得已的做法，政府虽然腐败，国难是大家

的。”弗之听了心里安慰许多，这话江防在征召大会上也讲了，讲

得还要淋漓痛快。那次大会之后，江防受到一些进步学生的劝

说，说他的讲话帮助了国民党。江防辩了几句，那学生话中有

话 ，似乎他的意见是有来头的。

    “我现在是凭良知办事。”弗之说，“意见真是五花八门。你

们系里的一个姓蒋的学生，竟然说 自己有才，要求免征调。”

    “我还没有退化到只凭 良知的地步。”江防笑说 ，“这学生我

知道 ，才是有些 ，提出这样 的要求 ，人品也可见 了。”两人略一举

手，分头走了。

    弗之进了祠堂大门，见腊梅林一片雪白，雪水从树枝上滴滴

答答落下。不禁想起北平的积雪，房檐上挂着的冰凌，什么时候

能再看见? 这里到底是存不住雪的。他走过泥泞的小路，进家

门时鞋已经湿了。碧初从里屋迎出，接过那蓝花布挎包，苍白的

脸上浅浅的笑靥 ，使弗之不止感到挎包分量的减去，也觉心上轻

松。碧初轻拍他的手臂，低声问：“饿不饿?”弗之摇头，自去里屋

脱长衫、换鞋。碧初说：“今天早饭晚了，那皂角太难煮了! 没有

迟到吧?”“没有 ，我会保持从不迟到的记录。”

    “孟太太。”有人在门外叫，接着走进一个人 ，原来是李涟 ，一

面说 ：“到系里去找孟先生 ，不见 ，现在跟着来了。”弗之让座。李

涟说：“这几天，学生的情绪好像还好，这对年轻人是一个大关

口。有的人说，能有机会直接为抗战出点儿力，以后胜利了也心

安；有人说，正不想念书呢，到丛林里打仗多浪漫；可也有人不想

去。也有闲话，说校长和先生们是向上面邀功。”

    弗之叹道：“竟把在存亡关头共赴国难的大事说成这样，真

不知还有没有作为一个 中国人的良心。人总是有各种各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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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共赴国难这个大前提是不能改的。”李涟迟疑道：“还有人专门

托我呢，托我在孟先生面前说话。”弗之平静地说：“我想，我已经

知道了。你说的是不是中文系的一位学生，姓蒋的?”李涟道：

“就是，他叫蒋文长。去年我到大理调查 ，他也在，写了几首蝴蝶

诗，写得好。我们有些来往。我知道学校不会同意他的请求，不

过，他既然托了我，觉得总该说一说。”弗之微笑道：“我在路上遇

见他了，所以都知道了。这样的人，不能为国家民族尽职责，无

论怎样多才，都是不足取的。你要帮助他认识这一点。不过，我

已经感觉到他是不会去的。对于这类学生，秦校长早有过话 ：不

予毕业。这是说他没有完成作为一个大学生的责任。”李涟有些

不好意思，含糊地说了些什么。这时碧初端过两碗黏黏的皂角

汤 ，笑道 ：“且当莲子粥喝。”弗之和李涟接过 ，不再提这事。

    在弗之和李涟讨论蒋文长时，在大戏台楼上，澹台玮正在萧

子蔚的房间里。玮是三年级，但学分已够四年级。学生处告诉

他，他可以作为四年级的学生服役，也可以作为三年级的学生留

下读书。他带着一个想法，来见萧先生。

    师生两人对坐在小木桌旁，讨论着生物学的问题。子蔚感

到玮有些心不在焉，已有些猜到他的心思。待讨论告一段落，玮

说：“萧先生，我要做的事是要和您说的。”子蔚微笑道：“不是商

量，是通知?”玮道：“也是商量。”他停顿了一下，说 ：“我只觉得战

场和敌人越来越近，科学变得远了，要安心念书似乎很难。”

    “如果你是在征调之列，我绝没有阻拦的道理，可是你并不

在征调之列。生物化学是新学科，需要人开拓，要知道得到一个

好学生是多么不容易。我相信你会完成我来不及完成的工作。

我也很矛盾。”子蔚站起身，走到窗前。雪已停了，腊梅林上的雪

已消了大半 ，玮也走到窗前 ，默默地望着窗外。

    去军队服役 ，玮并不是突然想到的。这些年不断有人离开

    5



学校，去战地服务 ，或去延安。他越来越觉得救亡的职责是在所

有的中国人身上，他也要分担。远征军出师不利，怒江西岸腾

冲、龙陵一带沦陷已近两年。把敌人赶出国境，这是离他最近的

责任，他怎能不去! 他不止一次想到高黎贡山和怒江，还想到高

山树顶上和江水翻腾的波浪上闪动着的月光。他已经是个大人

了，他应该在这次战争中投进 自己的一份力量，哪怕是血和肉。

    过了一会儿 ，玮转身向着子蔚，“战争不会很长了，我会回来

的。”

  “那是当然。”子蔚说 。

  师生走到室中，玮向子蔚鞠了一躬。子蔚向前一步，拉着他

的手郑重地说：“我尊重你的决定。”玮再鞠一躬，走出房间，回头

说：“萧先生，我去了。”子蔚默默地看着他下楼，又到窗前，看他

出了楼门，沿小路往腊梅林 中去了。

    碧初在屋里，看见玮从腊梅林中走过来 ，便知道他是一定要

走的了。可怎么和二姐交代? 玮进门叫了一声“三姨妈”，碧初

拿出弗之的鞋让他换。玮随碧初走到弗之书桌前。弗之放下手

中的笔 ，沉思地看着他说 ：“已经报了名了?”“还没有。”玮说 ，“我

觉得该来说一声。我就要去报名。”碧初在旁说：“可你是三年

级，没有征调你。”“作为志愿者也是本分。”玮说得很郑重。

    弗之站起，大家走到外间方桌边坐下。弗之和碧初看着玮，

爱抚的眼光流露出关心和一个问号。玮马上回答：“已经和姐姐

说了，给爸妈打了电报。”弗之两人点头。

    腊梅林里传来一阵歌声，“骑驴灞桥过，铃儿响叮当。”门开

了，嵋与合子走了进来，他们笑嚷：“这样的雪可没法子踏雪寻

梅 ，只能踏泥了。”玮笑接道 ：“好在梅就在 门前不用去寻。”两人

放了伞和书包，嵋站在娘身旁定睛看着玮，说 ：“玮玮哥，你是要

去寻什么了，我知道。”玮微笑道：“不过是寻一个本分。”弗之叹

    6



道 ：“如果人人都知道 自己的本分就好了。”

    一时，嵋帮着碧初摆上饭来。玮见她左手缠着绷带便问：

“是冻疮?”嵋把左手藏在背后，低声说：“不要紧的。”嵋与合子每

年冬天冻手 ，四只小手又红又肿。今年嵋的左手冻疮破了，有铜

板大小的疮 口，只好包着。

    他们没有什么好吃的，但无论什么菜蔬一经碧初调制便不

同一般。玮总说，三姨妈家的饭最好吃。饭问还有那“莲子粥”，

玮喝了许多。饭毕，大家一起收拾桌子，嵋忽然问：“这次征调有

女生吗?”“没有女生。”玮看了一眼三姨夫，接着说：“不过好像可

以作为志愿者参加。”嵋自己说：“我是随便问问。”一面收拾了碗

筷，要去洗。碧初说：“你的手这样……”合子马上接道：“我来。”

抢着到厨房洗了碗，一会儿出来，与嵋一起，送玮走过腊梅林。

在大门口分手时，玮说：“我晚上要和同学在一起，不一定回来

了”。嵋、合两人又跟着走到陡坡前，眼看着玮玮哥沉下去了。

合子说：“小姐姐，你在想什么?”嵋不答。合子又说：“我知道你

在想什么。你也要去。”嵋歪头看了看他，一笑。

    玮下了陡坡，一直走到学校的征调办公室。那里中午似乎

也没有休息。这时，人并不多，玮在门前来回走了两趟，便一直

走进去。

    管事的是社会学系一位教授，姓翟。他见玮进来，温和地

问：“哪一系?”玮报了名和系。旁边一位办事员查看放在桌上的

表格，对翟先生说：“名单里没有澹台玮这个名字。”玮解释说：

“我是三年级，但系里说我可以算是四年级了。”“这么说你是好

学生。”翟先生拿起另外一堆表格，“三年级学生可以志愿参加服

役，国家是需要的。不过你要通过考试。”玮点头。办事员拿出

生物系名册，找出玮的名字，便递给他一张试卷。翟先生轻轻拍

他的肩，说：“慢慢答，不着急。”屋里除了办事人员，只有他一个

    7



报名者，显得有些冷清。试题很简单，想来是十分需要翻译。

“楚虽三户，亡秦必楚。”这句话在玮心头掠过，他很快交了卷。

    翟先生要他坐等，很快看完试卷，说：“上午已试过一批学

生。你很好，明天去报到吧。”一面递给他一张录取通知书。通

知书更简单，写着他的名字和报到 El期、地点和一句话：欢迎参

加反法西斯战争。报到日期就是明天。翟先生说：“你赶上了这

一批。”

    玮疑惑地打量着周围，这么简单的手续就决定他到炮火中

去了，简直不可思议。他向翟先生鞠躬，走到门外，这时雪已停

了，而且化得没有一点儿痕迹。他跨过坑坑洼洼的泥水，向教室

走去。他要去上一堂课，快到门口忽然想起四年级的课已经停

了，便转身走向实验室。实验室前的小花圃里有些植物仍然一

身绿衣，不显衰败，有几株还顶着花朵。花朵刚着雪水，湿漉漉

的，不很精神。玮凝神望了片刻，忽见一人转过花丛，穿着半透

明的乳白色雨衣，帽子掀在颈后，衬出一头黑发，原来是珐子。

    玮说：“是找我吗? 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爸妈来电报了。”珐子说。

    “他们不知怎么着急。”玮微叹。

    “还好，很理智。”珐子说，递过一张电报纸。电文已经译好：

“玮儿，一心报国，岂可阻拦，唯望一切谨慎。”玮默默地看了几

遍。父母明知阻拦也是没有用的。他把录取通知递给珐子，珐

子也默默看了好几遍，两人各拿着一张纸站在花圃前。半晌，弦

子说：“我帮你收拾东西吧。”两人走到玮宿舍。宿舍里纸壁依

旧，已经有些空床。有人在收拾衣物。一个同学问玮是不是明

天去报到，大家可以一起去。一个新生以羡慕和尊敬的眼光看

着这些大哥哥们。

    忽然“啪啪”几声，从房顶落下几团泥，一团正落在玮的床铺

    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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